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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角下的新时代文学创作
□梁伊帆

“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对所属文化形成的
积极、正向的心理体验及精神状态，可以归纳为“尊
崇”“信任”“热爱”“自觉”等释义。其中，文化主体包
括了国家、民族、政党及个体等多重文化身份，文学
创作者是文化主体的重要代表之一。文化自信具体
表现为对文化意蕴的深度认知、对文化理念的强烈
认同、对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可等方面，它能够引领文
化主体对自身文化展开积极践行与守正创新。可以
说，文化是文学的沃土，文学是文化的硕果，文化自
信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对本土文学的自信。

从社会功用角度分析，文学在不同时期都扮演
了文化的载体、渠道及媒介等角色，尤其在“文以载
道”这一创作导向的引领下，中国传统文学极重视教
化价值塑造、伦理道德解读及思想体系建构等内容，
这也让广大文学创作者自觉成为中国文化的忠实拥
趸。换言之，传统意义上的古典文学创作正是建立在
高度文化自信之上的。

相对应的，文化自信视角下的新时代文学创作，
势必要求将“文化自信基因”融入文学创作主体、母
题、素材、语言及叙事范式等诸多方面，这意味着新
时代背景下的一场“新文学革命”，对当代文学的创
作思想及价值体系都有着深远影响。

新时代文学立足文化自信的意义

聚焦当代文学创作，鉴于现实环境、人文生态、
文学理论等诸多要素的嬗变，创作者的文化自信有
所削弱，究其原因，既有舶来文化冲击、异化的影响，
也和文化形态、视角的迁移有关，特别是考虑到文化
霸权现象的存在，当下文学界对于“文化自信”的认
识，已不再停留于审美需要或艺术判断的层次，而是
升级到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高度。基于此，立足文化
自信开展新时代文学创作体现了以下意义。

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强化文学受众的文化
归属感。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是文化的“切片”，尤其
依赖传统文化作为创作基石的不同题材或体裁的文
学作品，差异正体现于从文化体系中撷取资源种类、
多少及形式的区别。在文化自信视角下，能够提升文
学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利用效度，进而增强传承自
觉，将更多传统文化资源、文化意象、文化价值等渗
透到新时代文学作品中，以此赋予读者持久的、强烈
的文化归属感。

有利于增强国家软实力，引领作者“讲好中国故
事”。对于创作主体来说，文化自信是一种内生性的驱
动力，它驱使着文学创作者以饱满热情、积极风貌去
讴歌本土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精彩与魅力，
这对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
文化自信意指文化主体对所属文化的“充分肯定与积
极践行”，文学创作的基本形式是表达、讲述，将文化
自信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遵循，有利于引领作者“讲
好中国故事”。

有利于塑造民族形象，推动中外文化深度学习
互鉴。在地球文明的宏大尺度上，文学如同一位

“妆造师”，经典文学塑造的角色往往被界定为某
一民族的形象，如《百年孤独》中的布恩地亚家族
群像，对应了拉美民族的形象。客观上，域外部分
文化受众仍对中华民族形象存在偏见和刻板的认
知，文化自信赋予新时代文学创作者责任感，鞭策
他们写出优秀、精彩的中华篇章，有利于民族形象
的塑造，纠正这些刻板认知与偏见。同时，随着中
国经济、科技等实力的增强，对外交流、互动、合作
的对象日渐增加，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桥梁与纽带
的功能，而以文化自信为基石的文学创作将推动中
外文化深度学习互鉴。

有利于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无论
哲学或政治学，都将意识形态界定为“观念集合”。很
显然，文化是影响人观念的重要因素，而树立文化自
信，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站稳中华文化立场，正本
清源，守正创新，才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才能
走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建设之路，创作出更多增强中
国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并以自己的文化精神
介入世界,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
中国风范。文学创作发挥着“文以明道”的教化功能，
而文化自信赋能的文学创作将促使新时代中国文学
不断创新，在世界文学体系中更具有竞争力与影响
力,在百年变局中掌握思想和话语主动、发挥主导作
用，助力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构建。

文化自信视角下的新时代文学创作策略

立足文化自信，新时代文学创作需要加强各方
面的建设。

首先是突出作品的“人民性”，这是新时代文学
创作彰显文化自信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文学创作要

回答“为谁创作”的问题，立足文化自信视角，人民是
文化的创造及延续主体，文学应以“服务人民”作为
根本遵循。因此，新时代文学创作要扎根人民，以人
民创造的丰富、优秀文化资源为自信源泉，通过创新
文学手法、叙事风格等途径，为人民群众提供“形神
兼备、发人深省”的作品。

突出作品的“时代性”，这是新时代文学创作彰
显文化自信的现实根基。文化自信象征着一种持久
的、稳定的文化凝聚力，文学创作中所涉及的文化意
象、文化思想、文化价值等不能被轻易消解。因此，新
时代文学创作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尤
其在新媒体时代，文学创作主体要警惕各种思潮的
影响，不能将猎奇等同于创新，而要注重从文化自信
视角撷取时代素材，如乡村振兴、“一带一路”、新农
村建设等，通过文学作品表达时代诉求、时代愿景
等，以文化自信鼓舞时代大众。

突出作品的“民族性”，这是新时代文学创作彰
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进路。在文学语境中，文化自信与
民族自信是辩证统一的，一个民族唯有对自身文化
拥有充分的自豪感，才能在外来文化冲击下保持独
立性。例如很多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将中华民族的神
话传说、诗词歌赋以及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
等融入其中，赋予作品独一无二的民族气质，甚至拥
有了优秀的海外传播力。因此，优秀文学作品必然要
蕴含民族气质、反映民族心理、契合民族审美，在新
时代文学创作场域中，多元文化并存、相互借鉴、转
化利用是常态，但要彰显出文学作品的文化自信特
征，必须将“民族性”作为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突出
作品的“思想性”，这是新时代文学创作彰显文化自
信的重要进路。文学创作并非单纯地“讲故事”，过度
重视表达技巧、结构及情节等文学要素，就容易忽略
作品的思想价值。在文化自信角度下，新时代文学创
作者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自觉地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渗透、融合到作品之中，进一步打造中国
文学的言说方式。例如，《流浪地球》作为一部科幻文
学作品，触动读者内心的除了瑰丽的太空想象之外，
还有天下大同、愚公移山、集体主义等思想意涵，这
是与西方文学崇尚个人英雄主义不同的价值观。新
时代文学创作者应积极从中国文化体系中撷取优秀
思想内涵，诸如天人合一、兼爱非攻、辩证和谐等，以
此提升新时代文学作品的思想境界。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

人生永远是“下一个车站”
——评黑孩长篇小说《下一个车站》

□王春林

旅日女作家黑孩的长篇小说《下一个车站》（载
《清明》2024年第5期）所聚焦表现的，就是现代人
精神迷茫状态下进退两难的某种情感困境。或许由
于作家已经旅日多年，黑孩此前一系列长篇小说的
故事背景全都设定在一衣带水的日本。但这一次的
《下一个车站》却有所不同，从头到尾的故事背景全
在国内。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
者“我”名叫张可卿，职业身份是一位作家。虽然不
知道黑孩具体的命名原意，但张可卿这个命名却还
是一下子让我联想到《红楼梦》里那位大名鼎鼎的秦
可卿。一个张可卿，一个秦可卿，二者之间是不是存
在那么一点瓜葛？“可卿”二字是不是蕴含着那么一
点象征的意味？

小说中写道，去年七月，一次山东威海的笔会
上，“我”不期然地结识了一位名叫吴启明的男作
家。身为作家的吴启明，曾经创作过一部题为《孤独
与离异》的小说作品，“《孤独与离异》这部小说我读
过。有人评价这部小说看似絮絮叨叨，甚至情节上
不见波澜，但把作者内心的骚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出来，堪称当代中国男人的内心独白。很多读者把
这部小说看作是作者的自传，我也这么认为，并因此
断定吴启明是个离过婚的独身男人。”虽然从表面上
看，这里只是关于吴启明这个人的客观介绍，但其
实，正是这样的貌似客观的介绍，不仅构成了“我”对
吴启明先入为主的认识，而且更是为此后他们俩之
间情感纠葛的生成，奠定了最早的基础。“我”和吴启

明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发生在吴启明的房间里。那
天晚上，“我”和王洁媛应邀赴约去他房间闲坐，却突
然遭遇停电，停电倒也罢了，关键问题是，吴启明竟
然趁机捏“我”的手。在当时没有及时做出反抗不
说，接下来，“我”居然还要和吴启明一起去海边散
步。更严重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到了海边，
吴启明竟然不管不顾地主动吻了“我”。

就这样，从威海的那次笔会开始，“我”与吴启明
之间，就开始了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过
程。“我”的丈夫致远，在有所察觉后，尽管曾经试图
有所阻止，但却似乎还是无济于事，“我”和吴启明
的情感依然处于某种难以言说的暧昧状态之中。
如果说致远此前已经因为“我”和吴启明之间的暧
昧关系而和“我”长期处于情感冷战的状态之中，
那么，“我”绕道天津，就成为了彻底压垮骆驼的最
后一根稻草。不经意间被发现的火车票，引发了一
番预料中的争执。一个不可回避的必然结果就是，
致远慎重地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也只有到这
个时候，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离婚的“我”，方才产生
了某种人生顿悟：“我跟致远的婚姻生活由和睦相
处变质到冷漠无情，归根到底是我没有把持住自身
的感情，但毕竟跟吴启明闯入我的生活有关系。说
实话，致远提出离婚并没有引发出我跟吴启明结婚
的愿望，相反我开始怨恨他，觉得他给我惹的祸实
在太大了，甚至他对我执着的爱，也无法安抚我的
沮丧和失意。”从常情常理的角度来说，既然吴启

明对“我”紧追不舍，两人在“我”离婚后走到一起，
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没想到的是，由于“我”对
吴启明心生怨恨，竟然彻底阻断了两人之间结合的
可能。就这样，因为一场情感外遇，“我”到最后变
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且让我们来看“我”的事后
反省：“有时候我会想，因为吴启明的出现和我的
不小心，到底使我的人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

“转来转去，就因为不小心多坐了一站地，现在真
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明白了一点，人生在死之
前是没有终点站的，有的只是下一个车站，而在下
一个车站等待着你的，永远不知道是什么。”一方
面，小说的标题很显然由此而来，另一方面，由于
自我反思明显不够彻底，所以，真正等到人生“下
一个车站”的时候，任是谁都恐怕难以保证“我”会
比这一次做得更好。以我所见，导致“我”这一场
情感悲剧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吴启明的出现以及他
对“我”的穷追猛打，而在于“我”情感态度上“既想要
婚姻，又想要外遇”的那种暧昧、贪婪与犹豫不决。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部采用第一人称限制性
叙述视角的长篇小说，黑孩在个别章节竟然违背基
本的叙事法则，越界去叙述“我”不可能知道的事
情。比如，第14节，集中讲述交代的，是“我”离开后
吴启明和儿子小威的沟通交流过程。问题的关键在
于，不在场的“我”，根本就不可能知晓他们父子俩沟
通交流的具体情况。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著有《海上书》《渔灯》《烟台传》等十
余部作品的烟台籍作家王月鹏，怀着对大
海、对烟台、对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的深挚
的关切之情，再度推出散文集《黄渤海
记》。在2024年的金秋十月，该书由作家
出版社以文图并茂的版式、装帧设计呈现
在我们面前。

这部散文集，采撷起遗落在海里、海
边的那些有关鱼儿、渔船、打渔人的逸闻
典故；在对海边人生活劳作的日常、海边
地理风物民俗（像《过龙兵》《赶小海》《鱼
皮鼓》等）等的一点一滴的撷取当中，将黄
海、渤海海边的人们往昔与今朝的日常生
活、地理物事、人情风俗等的变迁，尽数收
入娓娓道来的散文篇章里。

古时，从这片地域走出去、在异地他
方做官或者有着突出的文学造诣的本地
名人（见于《一钱太守》《一代诗宗》等篇），
他们的逸闻史事，也像“金针”一般被缝嵌
进了这本散文集里，让这本散文集占主体
部分的现实性书写增加了一缕缕绵延不
绝的古韵古意，更加呈现出当地的历史文
化传统与人文文脉绵延不绝的悠悠渊薮。
在各路散文家皆在作多向度探索的当下
散文书写的格局中，《黄渤海记》为彰显地
域文化特色的散文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范本。

《黄渤海记》在新时代文学散文话语
构建与探索层面，还显示出作家具备一种
创作上的主观自觉，可以明晰地感受到作
家在孜孜以求，作一种中国式自然文学探
索与构建的努力。总的来说，《黄渤海记》
在文学“黄渤海”的书写路径、散文的文学
地理学意义的彰显，以及中国式自然文学
的话语构建等方面，都作了很多卓有成效
的探索。《黄渤海记》是一部由作家王月鹏
浇注了自己对当地的深挚情怀、字字句句
皆流露出“崇真尚情”写作旨归的散文佳
作。也可以说，作家王月鹏以自己的散文
写作，不经意间为山东、为烟台、为黄渤海
海边的人们，提供了一张最好的文学名
片、文化名片。新时代文学地域文化特色
的散文写作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芙蓉坡》一篇，作家写到八角村全村
人已经过上了由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
所带来的丰裕生活。村支书提出他们面临
两座百年以上的宗祠亟需保护的问题，他
自己也对人文历史中的物事渐已隐入历
史当中，感到忧虑。村支书怀着迫切的愿
望，奔走搜集，将之记载下来并保留传承
下去。老支书曾经参与过村志的编纂。其
实，《黄渤海记》何尝不是作家王月鹏以文

学之笔、散文之笔，给生活在黄渤海边上
的人们，给这里的海、景、人所留下的一部
可以传承下去的、以散文文体呈现的文学

“志”书？从《黄渤海记》可见，这样的写作
因其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色，而较容易激发
读者的阅读兴致，能让有着海边、半岛生
活经历的读者产生很强的代入感。在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样的散文写作格
外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赓续的
价值与意义。

地方志，古已有之，《黄渤海记》里也
数次写到村志等地方志书。地方志是一个
地方的方志、史志，记载一地的地理风物、
风俗掌故、人物故事等。司马光还曾以“博
物之书”称之。地方志的书写，是自古延续
至今的一种书写传统。地方志的作用与价
值不容小觑，但其文学性相对不足，也是
一个显见的问题。《黄渤海记》带给我们的
惊喜与启示之一，或许就是：其实在新时
代散文话语建构当中，完全可以由文学
性、艺术性充盈的文学之笔，写出既感人
耐读又有着地方志、地方文化传承赓续意
义的散文精品。

地方性写作其实一直是当代文学中
最有生命力也最有成就的一翼。莫言、贾
平凹、苏童、余华、迟子建、王安忆等当代
名家，无不如此。冯骥才还以200万字左
右的创作体量，“形成了一种堪称现象级
的文学地理叙事——‘文学天津’”。作家
王月鹏及其写作，对于胶东半岛、对于烟
台的人们，是不可多得的文学收获。

在中国，自然文学写作自古以来都是
有着自身脉络的，不必一味地思慕和追求
爱默生、梭罗那样的“纯粹的自然文学”的
写作路数，不必为美国自然文学所表达的
那种对于被“隔”在社会与人的外面的“自
然”而发出惊叹。中国的散文作家，应该构
建中国式自然文学的写作理念。《黄渤海
记》里对大海、风景、渔船、渔事等的书写
当中，有着丰厚的地域之美、人文之美，自
然之美之中还含蓄蕴藉了历史与人文的
深厚底蕴。

《黄渤海记》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作家
作“沉浸式写作”，即将自己全身心融入到
一篇篇散文的字里行间，作家的品性、理
想、追求、悲悯又超然的人生态度等，就那
么自自然然地与散文篇章里的一字一句
融为一体，呈现出作家主体个性与散文文
体深度交融的典型特征。这是王月鹏《黄
渤海记》殊为难得、尤为可贵的地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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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弧的散文集《湖边》以深情回望的方式，带
我们走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鄱阳湖边的生活，让
我们领略到湖乡文化的精神内涵，洞悉当地风俗
人情和地域特色，从而唤起心中对大湖的热爱和
眷恋。全书共计21篇散文，笔墨所及有农事渔
事、乡医乡学等，同时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乘渡
舟来到屏峰河周边的湖区。红弧的笔如游鱼，穿
梭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既没有给人过度的历史
厚重感，也避免了生活题材的轻浅，给读者带来
了较好的阅读和审美体验。

《湖边》精神的体现，不但通过一系列人物塑
造来实现，也通过美的文学语言来实现。首先，
作者将人物自然地贯穿于美的事物，比如农事、
花事、鸟事、鱼事、虫事之中，对人事的叙写饱含
着女性的细腻、深情和诗意。人物在各种活动关
系中所体现的精神面貌，也是积极温暖的，一种
对人对物之爱，在人物身上彰显出来了，这是湖
乡文化的源头。这种回望式的沉浸书写，透着人
和物的质朴之美，字里行间满溢着湖乡人对故乡
深沉的爱。一些篇章通过“清明”“谷雨”“立夏”

“冬至”等节气展开物候叙事，充分运用传统文化
因子，展现了南方湖乡农耕社会的鲜明生活场
景。书中许多“特写镜头”式的描写，画面感极
强，通过对生活场景诗意化的表达，给人留下美
的深刻印象，如《稻子黄了的时候》“我永远忘不

了他养鱼的那些日子，承包的正是杜家咀的一方
湖面。夏日里他在湖上巡逻……似金庸笔下的
境界：万顷碧波中，一位高人闲坐湖中养鱼，湖风
从湖面飘然而过，天地之间有大道”。作者动用
视、听、嗅等感官叙事，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湖乡老
百姓的勤劳质朴和湖乡生活的神秘多姿。

由自然和农渔衍生出的民俗文化、商镇文
化、耕读文化，在屏峰河边都有体现。甚至戏曲、
茶、港口、码头，无不由湖边人创造，又深刻影响
着湖边人的生活。作者通过实地采访，以自己的
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对湖区周围的各种文化形
态作了细致描摹，展现了湖乡人民的生活形态。
鄱阳湖区域是鱼米之乡，湖区的百姓除了种稻养
鱼，还积极发展商业；因为商业的繁荣，鄱阳湖上
有了“九帮十八派”的盛景，湖边的集镇更是“灯
火楼台一万家”。生活的富庶，自然使湖边人的
生活走向优雅。茶和瓷，给鄱阳湖文化注入风雅
的元素，它们一定是最早存于湖边人的生活，而

后才走向万里茶道这样的海内外市场。湖边大
气磅礴的历史背景，不但给作者的书写提供了立
高望远的视野，同时使她的语言不乏理性大气，
叙述节奏恰到好处，不紧不慢，满足了各层次读
者的需求。红弧以通透之眼回望历史、展望未来
的同时，投入女性视角和情感，她眼中的湖乡既
是烟火旺盛之地，也是有着“我是女儿，不再是屏
峰人”这样深刻“离愁”的故乡，因此才有了兼具
理性和诗意的表达。

作者在述及当地风俗文化时，没有忘记“地
域”和“美学”这两个要素，在叙述中进行了较多
理性思考，点出人与地、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哲理
性的表达，增添了纵深的魅力，令人回味。如“那
些年没有什么吃的，更需要从吃中寻找安慰”；

“看来是承学者不得要领之故，而我奶奶，是爱本
色之人，故而独得传统文化之精髓”“奇怪，黄金
柴是绿色的枝条，也不开什么黄色的花朵，何来
此名？”近年来散文中写物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

《湖边》也讲到许多非遗物事和乡村美食、湖乡的
婚礼和葬礼等，比如做年粑、打糖，都昌渔民擅长
的鼓书，元宵祭祀“灿灯”仪式，送嫁、哭嫁等风
俗，葬礼中的哭灵、“摸棺”等。作者有意识地将
它们以场景的方式记录下来，再现了历史和生
活，既丰富了散文的表达内容，也为后人留下了
珍贵的史料记录。

红弧在传统文化中的浸润和对传统美学的
领悟及运用，使得《湖边》的语言具有蓬勃的生命
力。蒹葭苍苍的湖乡自然风貌，人鸟超然共生的
湖边风情，民间自演自观的戏曲风尚，乡民为生
计和功名而惜别乡关的画面，都在作者笔下错落
有致地展开，歌谣民谚、古典诗词、神话传说、哲
学和医学等话语体系交织交融，释放了作者故土
难离的乡愁，展现了鄱阳湖的壮美与浩渺。“当我
长大，我成了姆妈的一朵栀子花，我更懂她，替她
承受阳光和雨露，我成了她的美丽和芬芳”；“莫
非这些生长于水边的草木，有着海绵一样的功
效，它们张开嘴巴，如同吸收鄱阳湖边的风雨甘
露，就能轻松祛除人体的湿气”；“生命本如一根
苇草，立于广阔的天地之间，立于时光之中才是
它的归宿。而我们的故乡，其实是一条行不尽的
河流，是为一条河辛勤耕耘的人们，是他们脚下
厚实的土地，丰收的稻禾，是忠诚的牛群，归来的
候鸟，是一切等候我们和我们等候的爱。当然，
等候在屏峰河边的，还有一只狐，和那首命中忘
不了的，白露霜雪般的诗歌。”

《湖边》是一部浸润了超然智慧和美学特点
的湖乡地域文化录和个人成长录，是我们了解鄱
阳湖文化和地域风情的风物志和人物志。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
所副研究员）

大湖之美
——散文集《湖边》的地域美学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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